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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批判还不足以摧毁现实的不合理性。只有从事合理的实践，才能为理论的批判增添力

量。”- Herbert Marcuse. 

任何形式的知识论述，贵在社会行动者能将抽象的学术符号，具体化作各式各样的日常生活实

践，并力行践履之。其中尤以批判教育性的知识为要，因为这类知识论述在形成过程中，便将

“改革社会、迁善世界”的理想与目的铭刻于本质中：不只是要批判社会的不公义现象，更要

将之具体消弭，重构出完善、公平的社会形构。 

批判教育知识的传播，乃是经由主体与主体间的言语沟通；而批判教育理想的实现，更须透过

不同社会主体的集结、串联，成就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改革力量，在社会场域中不断地将这

些知识化为各类抗争的实践（包含在地的以及总体的抗争），方能冲撞现存的不合理体制与结

构，也才有推动社会以臻于理想境地的可能。 

目前国内已有数个媒体社运团体，其规模大小、成立宗旨、成员组成、运作方式及行动理想等

虽不尽相同，但“推动某种程度的媒体教育／媒体素养”则是各媒体社团间彼此间的公约数。

对于任何的媒体教育机制而言，前述的“知识-行动”理念是绝对必先了然于心的。睽诸当前

的媒体教育，多半是先采取一种批判式的视角来解读媒体迷思，之后再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以

供阅听众日后用以辨析媒体内容、批判媒体霸权，甚至是从事媒体抗争（包含写抗议信函、打

电话申诉、发起消费者运动等）。 

这样的媒体教育策略，泰半是从阅听人的视角出发，告诉阅听人该怎样作，才能成为一名具备

媒体素养的媒体公民。然而，对于媒体社运团体本身，他们在媒体教育中应如何扮演自己的角

色？有何具体实践路线？这类论述显然是较为缺乏的。职是，笔者试图就媒体教育层次上提出

几个策略方向，以供媒体社运团体在媒体教育的推动上，有所参考： 

一、对全体公民分层进行媒体素养活动。此即一般对于“媒体教育”的常见定义，亦即是对阅

听大众直接进行知识赋权（knowledge empowering）的动作。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媒体教育的

对象绝对不仅止于未成年的儿童及青少年，成年的社会公民同样是媒体教育的实行对象。我们

终日生活在一个媒体讯息无孔不入的后工业社会里，媒体（不论是媒体内容、意识形态乃至外

显实存的媒体权力）对于我们的影响绝对是随着媒介使用时间的增长而攀升。故而，对于一个

有意推行媒体教育的社团而言，其应赋权的对象绝对不只是儿童与青少年，而是当今媒体社会

的每一位公民。 

这类型的媒体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已经有段时日，而媒体素养的推行方，实乃不一而足。但简

单来说，可依教育对象的族群特质（包括：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等），使用不同的媒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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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论述方式、内容深度来实施媒体素养。例如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吴翠珍教授所规划的公视

《别小看我》节目，便是特别针对儿童族群而设计，透过声光效果兼具的电视媒体作为教学媒

介。 

二、加强对教师、家长的媒体知识交流与联系。显然的，这个策略取向的表面诉求对象虽是师

长，但实质的预期有效对象却是未成年的儿童与青少年。教师和家长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两大机

制 - 学校与家庭 - 中，同样扮演着相当重要的“指导者”与“范型”的角色，对于孩子与学

生而言有着不可言喻的潜化力量。因此，媒体教育社团除了直接对目标对象进行诉求与施教

外，亦应对教师、家长这些社会化的主要媒介（agent）推行媒体知识的涵养，以期透过“亲

子互动”、“师生互动”等潜在的社会化力量，间接地散布媒体知识，落实媒体素养于日常生

活中。 

此外，社团亦应与教师及家长们保持沟通对话，以了解他们在初级团体（家庭）与次级团体

（学校）传播媒体素养时，可能遭遇的实质阻碍或成果，从而尽可能地提供软件及硬件上的支

持与协助；并竭诚倾听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以此作为社团日后工作方向的修订依据以及媒体素

养内容的改良基础。 

三、积极吸收媒体教育义工，特别是大专青年。媒体教育社团推行媒体素养的目标主要有二：

（a）就短期而言，是透过媒体知识的交流，期能协助阅听众以较为完整且全观的视角来透视

各类媒体迷思，过滤不当的、虚假的媒体讯息，但这无疑地属于较为消极的层次；（b）就长

期而言，媒体教育终极且积极的理想，毋宁是凝聚媒体公民的力量，共同推动媒体环境与社会

结构的变革与迁善 - 特别是对商业媒体恶质竞争的社会而言。 

然而，任何理念一旦提升到社会运动的层次，便不可能以单枪匹马之姿而竟功，这无异是不切

实际、昧于现实的作法。媒体教育社团势必经过各类管道，积极招募、争取具有相同理念、富

有行动力与战斗力的成员来参与各项媒体教育及媒体改革的社会运动。但是，综观国内各大媒

体社团，多半有着经费短绌的经济压力，是故，为了撙节开支，必当以社团的理念与行动为号

召来积极吸收义工，共同成为媒体教育与改革的推手。 

理想上，义工的成员组成毋宁是以能够涵盖社会各层级的公众为佳，不仅能够取得意见多样

性，也能使社团本身更具社会代表性。但睽诸现实考量以及过往的行动经验，真正能够不断参

与媒体教育社团举办的各项媒体素养活动、参加改革媒体环境的抗争活动者，几乎以大专青年

学子为最。社会人士（包括家长、教师、学院人士等）泰半囿于繁忙工作以及家庭因素，即便

认同媒体教育的改革理念，但也经常无法亲身参与社会活动，故而多以精神上的支持或经济上

的援助替代。 

因此，青年学子无疑是媒体教育社团在教育理念的实践行动中，最主要、最根基的战斗力量。 

C. Wright Mills曾在《权力菁英》书中积极指出：“目前，只有青年知识分子才是一种可能

的、直接的、激进的动力。”Herbert Marcuse也特别看重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中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诚然，笔者必须强调的是，媒体教育与改革运动，需要的绝对不只是青年知识分

子，更需邀集社会全体公民的认同、动员与参与，才能有水到渠成的一天；但基于现实因素的

诸多考量与局限，社会各层级的公民对改革活动的参与以及对媒体教育社团的支持，逐渐衍生

出形式不等的实践方式：无暇参与实际行动者，便以精神支持或提供捐款；有余裕参与行动

者，便亲身投入每次的活动与抗争。但就执行层面而言，媒体教育与改革行动绝对需要大量人

力的参与，因此，以大专青年为主的青年知识分子便是这些社团在行动上的中流砥柱。 

此外，由于大专青年（包含研究生）将于毕业后投身职场，媒体教育社团倘若能先行争取大专

青年对于媒体教育、媒体改革的认同与支持，传输他们相关的媒体知识与、揭露当前媒体环境

的弊端，多少有利于媒体改革的动能流注到到现存媒体结构当中，以滴水穿石的方式逐渐将媒

体改革的意识渗透到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实践当中，期待最终能由下而上、聚沙成塔地转变百



病丛生的媒体内在产品以及外在媒体结构。当然，这将是一条长而远的改革道路，不仅需要时

间的辅助，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外部奥援以及媒体公民不断地藉由消费者运动等方式进行各项抗争。唯有当

各项媒体教育、媒体改革运动声气相通、沆瀣一气，方能集结汇聚出最坚实有力的变革能量。 

基于上述诸项理由，媒体教育社团不仅需要积极招徕社会各界的认可、资助与参与，更应特别

侧重青年学子这股强大改革潜力的开发与培训。任何放弃开发青年义工的决定，势将自绝于源

源不断的年轻后进动力，无疑是自毁长城的愚昧作法。 

四、积极开拓、维系媒体教育社团的各界人脉。此方大致可分殊为三项，一一说明如下： 

（1） 建立并保持与其它媒体社团的紧密联系与信息交换。社会改革的目标，绝非任何个人或

社团单打独斗所能完成，而是必须汇聚最大的行动力量来与现存社会体制进行冲撞、抗争。是

故，就媒体教育与改革运动而言，媒体教育社团不仅不能乱枪打鸟地各自为政，更不应以妄自

尊大的心态睥睨其它社团，而应保持彼此间的紧密联系，保留在各项媒体议题上的合作空间。 

（2） 建立并保持与各大媒体的联系。诚然，就媒体抗争的立场而论，各家媒体自然是媒体运

动者的批判对象，但是“批判对象”不尽然等同于“敌人”，不必全然排挤拒斥之。尤其，对

于媒体教育社团而言，改革媒体环境的策略并非只限于发动公开的抗争活动，事实上，倘若社

团与媒体间有一定的交情，彼此互尊互重，社团在针对不当的媒体乱象提发公众抗争前，可先

经由公关策略对媒体单位进行私下劝说，亦有可能因此耗费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媒体改革的

工作（注1） 

。（诚然，这种改革的可能，多半仅出现在微观的媒体内容的抗争上，而非巨观的媒体结构问

题）。 

此外，社团在推行媒体素养的倡导活动时，也经常需要来自媒体业界的具体协助，诸如：邀请

实务人士演讲、媒体文本的租借使用、相关信息的提供、媒体工作环境的参观等，在在都需要

媒体业界的配合与赞助。是故，尽管媒体教育社团多半从事批判媒体的工作，但实也必须与媒

体业界保持一定的联系。 

（3）凝聚社团义工的向心力与感情。“义工”，顾名思义，是自发性的义务工作者，与社团

之间没有法律契约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可说没有绝对的、必然的权力从属关系。维系在社团

与义工之间的，实乃理念的认同、情感的交流、对社会的关怀，以及一份对于彼此的尊重。因

此，社团不应将义工人员视为宛若约聘人员般的劳动力，反而更应对义工人员增添一份感激与

敬意 - 不论义工人员的年龄、性别、阶级与族群为何。 

当媒体教育社团以其理念招来若干义工的参与时，社团便应思考如何将这些志愿义工编制成一

股长期的、非正式的常备力量，换言之，要设法留住义工，并设法拉拢新的义工成员。设若以

功利的角度观之，要达成前述目的，经济成本最低的途径便是“友谊情感”的培养-经由社团

内部成员与义工们不断地进行情感交流，逐渐开启义工对于社团的高度认同，深度融入社团内

部，甚至视自己为社团所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如此，义工人员自然更乐于参与社团的各项活动，也能自发性地引领其它朋友共同加入社团工

作的参与。简言之，唯有重视社团自身与义工人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彼此互尊互重，才能促成

“雪球效应” -义工人数宛若滚雪球般日渐壮大，也为社团未来在媒体教育、抗争与改革路途

上，提供源源不绝的人力及知识资源。 

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结合媒体教育的理念以及笔者亲身的行动经验，试图提出数项媒体教育

的具体实践策略，以供媒体教育及媒体改革社团略作思考，也期望国内的媒体环境，能随着媒

体公民素养的提升、媒体改革运动的进展，能有臻于完善的一天。 

 



结语：发展融合在地特性的媒体教育最后，笔者再提出一个现象稍作讨论。亦即，部分从事媒

体教育的人士以为，国内的媒体教育便是将西方国家（如施行媒体教育行之有年的英国）经验

与制度，加以复制并应用于国内社会。笔者必须指出，这种不加思索、一味移植西方理念的取

径，本质上便是昧于本地社会现实的落后思维。 

诚如前述，教育知识的特性之一，便在于其中蕴含了将知识实践于日常生活（不论是其所欲结

果是维持社会现状抑或改革社会现状）的特质与前提，因此，教育知识以及教育体制必须具备

“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在地性，才能期待教育知识能够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顺利地、无

所扞挌地化为各项社会实践。 

是故，台湾的媒体教育，绝非是要再成为另一块西方知识的殖民场域。理想中的媒体教育，固

然必须借镜西方长期以来的宝贵经验，然而是要批判性地、有选择性地将之撷取，并同时考察

台湾媒体环境的外在结构与内在文化的问题与特质，揉合二者，重视西方国家与台湾本地之间

的差异，据此截取西方之长，修补在地之短，进而发展具备本土特色的媒体教育知识与体制。 

或许，教育的哲学理念，可能真有一种超越历史性、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思维（当然，后

现代哲学斥之为无稽），但是媒体教育并非玄虚式的哲学理念之探讨研究，而是富有社会实践

意涵、推动社会进步的经世致用之学。媒体教育者必须本着丰厚的媒体专业知识，同时对于当

代社会环境、媒体环境的脉络变迁有一定认识者，才能充分地将媒体知识与教育理念做出最理

想的构连接合。倘若空有满腔教育理念，但却不愿敞开胸怀去认识、接纳当代的媒体环境，不

愿认真汲取媒体相关知识，恐怕将是徒劳无功。 

注1：富邦文教基金会曾于民国88年，依此途径，劝阻华视停播辣妹钢管秀的节目。详见张锦

华、黄浩荣着，《监督媒体DIY》，2001：p.6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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